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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塔、暗堡、飞机窝……漫步在通州区的大街小巷，我们至今依然能见到一些抗战
时期留下的遗迹。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如今通州区的
这些“历史证人”仍在默默诉说着百姓当年遭受的压迫，讲述着侵略者对民众的暴行。
本期探宝我们重点介绍通州区的抗战遗迹与相关物证。

本版摄影 常鸣（部分图片由通州区博物馆、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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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博物馆陈列诸多日军罪证
1935年11月，河北蓟密行政区督察专员殷汝耕受

日本特务唆使在通州（当时名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
治政府，并在政府内安置日本顾问，实为卖国政权，通
州区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内就讲述着这段历史。
展柜里摆放着热心市民捐赠的几本画报，都是汉奸殷
汝耕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并侵犯国土的证据。

其中一本名为《北支事变画报》的画报内就刊登了
相关照片。这本画报的封面刊印着被日军破坏的宛平
城东门“顺治门”，封面上还印着“大阪每日 东京日日特
派员摄影”。其中提到的“大阪每日”与“东京日日”分别
为《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可见画报中的照
片是日本侵略者的随军记者拍下留念的。

画报中有一部分名为“武装解除”，相邻两页共刊
登了四幅照片。左上角的照片中，两名持枪的日本兵
站在一座大楼的楼顶，楼顶的旗杆上还飘着日本的太
阳旗，这座大楼上悬挂着写有“大日本通州守备队”的
牌子；其余三幅照片则呈现一个事件现场，左下角的
照片中有一处名为“广昇煤栈”的院落，院落门前正有
六个人抬着一副担架向外走，而在他们身后及周围还
站着四个人，其中身后的两个人手持照相机。区博物
馆工作人员介绍，这幅照片记载了时任冀东防共自治
政府长官殷汝耕在“广昇煤栈”中救下了在北平一带
活动的日本军政界人士荒木五郎的情景，而身后拿着
相机的两个人应该是随军记者。

另外两张照片中，一张记录了当时日本侵略者攻
占通州城后，纷纷解除了城内的武装力量与保安团的
武装，地上散落着机枪、步枪等武器，一旁是不甘心的
通州抵抗力量；另一张图片则记录了日军攻占通州
后，进一步抢占了通州南关三义庙的第29军宋哲元的
指挥部。这样的画报通州区博物馆收藏了不少，均由
历史爱好者捐赠，里面的照片都是当年日本侵略者侵
犯我国领土的证明。

除了照片，通州区博物馆还收藏了一块“奥田重
信君之碑”，奥田重信何许人也？上文中提到，1935年
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傀儡政权，并在其中安插日本顾
问；两年之后，伪政府保安队队长张庆余与张砚田率
领部下发动通州起义，活捉了殷汝耕，并且击杀了一
批伪政府中的日本顾问，奥田重信就是其中之一。区
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该碑的背面还刻有小字铭文，
其中一半的铭文已经模糊不清，另一半铭文经过辨
认，可推测立碑时间。

伪政府建造水塔压榨百姓
由殷汝耕等卖国求荣者建立的伪政府持续了 5

年左右，这段时间内伪政府管辖的通州区以及周边
唐山、三河等地的居民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迫。
通州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孙连庆告诉记者，伪政府
时期，殷汝耕每年都截留民国政府位于秦皇岛的海
关关税 2700 余万银元，用于其个人挥霍。同时，伪
政府还设置了众多苛捐杂税，所设置的税收有上百
种，包含了百姓生活的各方面，甚至是如厕也要交
税，让群众苦不堪言。此外，伪政府为了敛财还各
种巧立名目。

沿着中仓路向南步行，在中仓仓墙遗址附近伫
立着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塔。这座塔位于一处
大院内，其建造风格与周边建筑格格不入。孙连庆
告诉记者，这是殷汝耕伪政府修建的水塔，是通州
区现存的抗战遗迹，也是伪政府搜刮百姓钱财的证
据之一。

该水塔的修建时间应为 1936年下半年至 1937年
初之间，从通州区档案馆提供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整
座水塔呈现下方细上面粗的特点，其中上方粗的部
分为储水罐。而在老照片中依稀可见“通县水塔”四
字，其后便是“殷汝耕”落款。目前这些字迹依旧在
塔上保存。孙连庆说，水塔建造之后，现在中仓路上
就多了两座水楼供百姓打水，但是水可不是免费的，
需要向伪政府支付较高的水费。

而放置在九棵树东路北侧绿化带内的两块日军
侵华罪证碑也是证据。据介绍，当时日本占领通州
之后，便在通州推广棉花种植，并安排专家指导。孙
连庆认为，此举实则是强迫百姓帮助日军种植需要
的物资，因为棉花可以制成军服、被褥等物资。在日
本侵略者的胁迫下，从乔庄到张家湾的三间房村，通
州种植了大面积棉花。还有说法认为，种植棉花的
区域原本种植了高粱、玉米等作物，但是一旁的京津
公路是当时日本侵略者运兵的必经之路，日军害怕
被伏击所以要求种棉花。不管原因如何，部分日本
侵略者死在了通州起义中，然而一场起义并没有将
通州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来，1938 年侵略者立了
这块碑。

日军飞机窝或许是障眼法
说起通州区抗战时期的遗迹，不得不提位于张家湾镇

三间房村的三座日军飞机窝。飞机窝就是停放飞机的机
库，但是飞机窝十分低矮，而且相对独立，一个飞机窝只能
停放一架飞机。如果修建完毕后再在顶部铺设干草等掩
护物，从空中难以发现。目前本市除通州区外，在大兴区、
丰台区等地也有飞机窝遗存。

在三间房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村中
寻找这三座飞机窝。如今周边已都是民居，不仔细看难以
找到。其中一座飞机窝已经修缮完毕，门前立着文物指示
牌，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此前飞机窝当过村民仓库，修缮
过程中对飞机窝进行了加固、防水等处理，目前已经妥善
保护起来。村中另一处飞机窝正在修缮当中。

今年91岁的三间房村村民刘玉林仍然记得日军在村
中修建飞机窝的情况。当时刘玉林才8岁，他记得日本人
带着从其他地方抓来的劳工在村中修飞机窝。“先堆土，然
后加固，再一点点地将土掏出来。其中一座飞机窝在修建
的时候塌了，不少被抓来的劳工被压在了土下面。不少村
民觉得会不会再修一座，但是垮塌的飞机窝就在那里放着
没动。日本人后来把因垮塌事故死去的劳工尸体都挖了
出来，后来怎么处理的没看见。要是不塌，三间房村就有
四个飞机窝了。”刘玉林回忆。

让刘玉林感到奇怪的是，1942年飞机窝修建完毕，直
到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都没有见过一架飞机停在
里面，加之修好的飞机窝没有日本兵把守，年幼的刘玉林
经常和伙伴爬到飞机窝棚顶玩耍。不过刘玉林告诉记者，
虽然飞机窝内没有飞机，但是他在村北面见过三架日军的
飞机，而且日军还修建了土圈进行掩护，此外年幼的刘玉
林还见过日军用木头制作成飞机模型，再往模型外面喷涂
颜料，乍一看与真飞机别无二致。“所以飞机窝和这些模
型，是不是日本人的障眼法呢。”刘玉林充满疑问。

还有一个细节刘玉林记得很清楚。1945年上半年，同
村的人发现日本人在村外挖了很多坑，然后将一只只皮箱
放入坑内掩埋。直到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村民们才将
这些皮箱挖出，他说，里面放了很多皮鞋，但都是一只脚的，
几只皮箱子里面也凑不齐一双完整的皮鞋；除了皮鞋，刘玉
林还发现了好多子弹壳，不过这些子弹壳都没有撞针的痕
迹。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抓劳工挖飞机窝
2006年，通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通州区档案馆

等单位联合出版了《烽火通州》一书，书中刊登了永乐店
镇南堤村村民康希贤的回忆录，而他就是挖飞机窝的亲
历者。回忆录中也提到了飞机窝的建造流程：先在空地
上垒起一座小山一样的土堆，然后在土堆的顶部起拱并
在拱中浇灌水泥，待水泥完全凝固后就挖空土堆下方的
土，一个飞机窝就成了。

康希贤回忆，1942年2月17日（正月初八），日本兵和
治安军闯入南堤寺村。他们挟持着村长，将康希贤和同
村的朱永库抓走，当天就被强行带到三间房村。他们被
带到村东的一大片空场，那里集中了刚刚被抓的几百人。

听日本人训话，康希贤才知道抓劳工来是给他们修
机场。当天，被抓的劳工分配在用苇席搭建的工棚内过
夜。正月里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被抓来的都是穷人，穿
着单薄，也没有被褥。夜间睡觉只好和几十人挤在硬邦
邦的铺板上。天还没亮，劳工们就在看守的监视下开始
了繁重的劳动。

劳工们天天早上顶着星星出工，晚上顶着星星收工，
每天都得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的劳工因困乏、劳累和
饥饿干活中稍有怠慢，就会招来日本监工的皮鞭和棍棒
抽打。由于劳工们天天抬着一二百斤重的土筐，大多数

人的手和肩膀都磨破了，衣服血肉粘连在一起。有的人
病倒了，也得不到医治，还得硬挺着上工。每个人每天都
有定额，如完不成，不但要加班还得遭体罚。如果胆敢怠
工或反抗，轻则招顿毒打，重则被狼狗撕咬或被日本兵刺
刀挑死。

康希贤记得那年5月底，中午过后，他正在东边的一
个小机窝里干活，活太累天也热，他躲在小机窝的西边想
喘口气。突然，就听西边的大机窝传来轰隆一声，跟地震
一样，康希贤扭头看去，那个大机窝的顶棚就跟骨牌一样
成排往下倒，一尺来厚的水泥一块块地往下掉，眨眼工夫
大机窝就趴了架。这时，就听到倒塌的机窝里传出撕心
裂肺的叫喊声，倒塌机窝的气浪卷起烟尘，咆哮着冲向四
方。这次倒塌一共压埋了60多位劳工。

回忆录中，康希贤写道：自从机窝坍塌事故之后，劳工
们明显地团结起来了，想了很多对付日本兵的办法。暗中
有人放哨，消极怠工，监工的来了就假装干活，人走了就慢
慢磨蹭，谁也不愿为日本兵卖命。能逃走的逃走了。

康希贤的弟弟那年才十二岁，也被抓了进来，因实
在不堪忍受打骂和超强的体力劳动，趁着一个夜晚逃了
出来。他逃出来后不敢回家，去京西石景山投亲靠友找
事做去了，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


